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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观众们安静地看着舞台，那样聚
精会神，每首乐曲结束后都热烈
鼓掌——这样的场面让人久久
难忘。他们中或许绝大多数是清
华大学的师生，他们面对的不是
古典音乐而是中国特色电子音
乐，面对的是歌、舞、戏、视觉影
像、音乐演奏等同台融合成的节
目新意象，所表现出的包容度、接
受度、认可度，无疑给予“声影·中
国——全景声多媒体电子音乐
会”的所有演职人员莫大的鼓励。

从今年4月底开始到6月中
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
度资助品牌演艺活动项目、北京
国际电子音乐节优秀作品巡回
演出季“声影·中国——全景声
多媒体电子音乐会”在中央民族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天桥艺术中心、清华大学四地演
出后圆满结束。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张小夫作为艺术总监，一直
亲力亲为，台前幕后忙碌不已，
在每场演出之前都会现身说法，
为观众介绍电子音乐以及本次
电子音乐会的情况，做“观演预
热”。本报记者在演出间隙就此
次巡演专访了张小夫。

记者：据说此次巡演以后，
“声影·中国——全景声多媒体电
子音乐会”还会有一个国际巡演
计划？

张小夫：确实如此。我们为
此已经筹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
做国际巡演，我想未来会成为一
种趋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
希望能申请到国家艺术基金等更
多的艺术资金支持。现在，昆曲、
京剧、杂技、歌舞等出国交流演出
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中国当代
音乐走出去的机会并不多。以
往，我们更多是带个人作品参加
国外比较有影响力的现代音乐
节，现在希望能让中国的电子音

乐真正作为国家品牌走出去。
这次北京四地巡演，我们专

门选择了非音乐类院校，希望让
更广阔的青年群体来检验我们的
努力。电子音乐是学术性比较
强、比较前卫的音乐形式。一开
始，我们也担心观众接受起来有
障碍，结果发现，年轻人还是比较
喜欢的。这也和我们选择的曲
目，音乐语言没有过于复杂、更容
易进入社会层面有关。此外，高
校学生正处于渴求新知识的人生
阶段，对新的艺术形式也比较容
易接受。像北航的很多博士生对
我们的节目中科技含量比较重的
作品特别喜欢。

记者：中国的电子音乐发展
到现在历经三代音乐人，您觉得
第三代电子音乐作曲家有怎样的
总体特征？

张小夫：如今，我们第三代
电子音乐作曲家基本上都是专业
音乐院校的在读博士或者刚毕业
的博士、硕士，年龄都在30岁左
右，充满朝气。视野开阔，接受新
生事物没有障碍，也经常有出国
演出机会。而且，我们每年都有
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这样的交流

平台和窗口，能与很多国外一流
的音乐家近距离交流。目前，我
们的电子音乐水平跟国际前沿已
经不相上下，现在或者说未来最
希望做的事就是把电子音乐这种
西方艺术形式赋予中国特色
——从声音的选择、展开的手法
等方面体现中国情怀、中国精神，
而不是洋腔洋调。不管是作曲家
还是演奏家，都要坚持在艺术上
不断创新，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
亦步亦趋。

另外观众也是需要培养
的。现在，音乐受众对于电子音
乐的理解可能还只是停留在流
行音乐的层面，其实电子音乐有
很强的艺术性和探索性。如何
让高在云端的探索性的电子音
乐更多地走到普通听众的欣赏
层面呢？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
过程需要我们不懈努力。此次
北京巡演就是这样一个开端。
我把电子音乐分为三个层次：第
一层是学术性的、前卫的电子音
乐；第二层是社会应用，如影视
音乐、电声流行音乐；第三层是
老百姓在家就能自娱自乐，利用
电脑、合成器来玩音乐。我们正

在做的就是把学术性的电子音
乐的创新精神保留下来，把作品
的音乐语言尽可能做得朴素一
些。这样观众既易于接受，作品
又不失高度。此次巡演音乐会
是新媒体、新国乐、新舞蹈、新戏
曲的多元融合创新尝试。

记者：电子音乐的一个很重
要的输出渠道是电影配乐，但我
国的电影配乐至今还是比较薄弱
的，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
么？另外，您可以介绍下电子音
乐是如何跟视觉影像结合的吗？

张小夫：确实，我们的电子
音乐在电影制作中的参与还是处
于相对初级阶段，这涉及跨界问
题。我们的电影导演对我国电子
音乐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国际上的
影响力可能不太了解；另一方面，
他们对电子音乐的认知也许还停
留在流行音乐的水平，对高端的
学术性电子音乐的认识还需要过
程。其实，近些年来，我们的学生
逐渐走入社会，担任影视音乐、戏
剧音乐，特别是舞剧、音乐剧、舞
台剧等音乐主创，作品已经逐渐
被“认识”，并开始产生较好的社
会效益。我相信，情况会越来越
好，只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种
文化自信。中国现在有亚洲最大
规模的电子音乐节，全世界优秀
的电子音乐家都会来我们这儿。
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中国青年
作曲家所创作的一批有中国文化
底蕴的好作品得到了众多国内外
业界专家的首肯。

记者：这次“声影·中国——
全景声多媒体电子音乐会”中有
许多作品都是与视觉影像相结合
的多媒体电子音乐，这是一种新
的音乐发展趋势吗？

张小夫：电子音乐强调可视
化，多媒体电子音乐形式是数字
化的声音与数字化的视觉影像相
结合。这些影像可以是具象的或

抽象的，是音乐意象的视觉化传
递。音乐家自己做视觉影像是一
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创作，需要有
高度的视觉审美修养。目前多媒
体电子音乐的创作形成了两种模
式：一是音乐家自己做影像，二是
与视觉影像专业的作者合作，这
又对视觉影像专业的合作者提出
了较高的音乐素养要求。因为这
些视觉影像不是简单的影像堆
砌，而是按照音乐的主题、节奏和
韵律来组织和处理，与音乐形成
浑然一体的感觉，产生一种视听
一体的艺术合力，近20年来，多
媒体电子音乐已经形成较为成熟
的新音乐样态。

记者：电子音乐又叫计算机
音乐，那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怎样
的考虑呢？

张小夫：目前，中央音乐学院
电子音乐方向的学生主要还是来
自于传统音乐领域，课程中会配置
计算机技术等相关课程。国外像
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所做的电子音
乐更侧重底层技术研究，而我们是
偏音乐创作。他们以技术为主，音
乐为辅；我们以音乐为主，技术为
支撑。下阶段，中央音乐学院也着
手研究音乐人工智能，这方面招录
的学生就几乎都是理工科或者计
算机教育背景的学生了。

现在音乐的发展对人才培
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随着科技
的发展，音乐也不可避免地需要
与科技相融合。我们要努力去扩
展音乐的各种可能性，有些扩展
可能是革命性的。总之，不管是
怎样的艺术形式，终究要探寻跨
界结合的可能性，形成一种艺术
创新的合力，成为这个时代的一
种潮流或者趋势。艺术的生命在
于创新，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
声音和不同的音乐，作曲家不能
原地踏步，要不断奋力前行，开创
新的音乐空间。

希望中国电子音乐作为国家品牌走出去
——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艺术总监张小夫

□ 本报记者 蒲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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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中，最
着急的就是北京琴书的传承和发
展。”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的儿子
关少曾2009年在一篇怀念父亲
的文章中如此写道。此时，关学
曾已离世三周年。新中国成立初
期，关学曾和吴长宝合作，改造了
单琴大鼓的行腔标准，引入板式
变化，形成表演体系，创立了北京
琴书这一曲艺形式，成为公认的
北京琴书艺术大师。然而在他离
世时，北京琴书的传承与发展却
成了“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关少
曾写道，曲艺“不能自我消磨，需
要一个振作的过程，好的艺术总
会有观众，好玩意儿也一定会有
它的市场，关键是要看到并把握
住历史的机遇”。

也就是在这一年，“以传承
和弘扬北京琴书为己任”的关学
曾北京琴书研究会在北京成
立。如今，十年过去了，研究会
为北京琴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6月22日，关
学曾北京琴书研究会成立十周
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中国曲
协、北京曲协相关负责人，部分
老艺术家及关学曾的亲友、弟子
等参加了大会。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
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
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
……”关学曾为张艺谋导演的电
影《有话好好说》的配唱《赔电
脑》曾轰动一时，让更多的人了
解了北京琴书。如今，学唱北京
琴书的孩子也慢慢多了起来。

而对于北京琴书的传承教
学，研究会有着它独特的思路
——目前，研究会在多所学校以
社团、课本课程的形式开设北京
琴书课程，还被纳入国家“十三
五教师继续教育规划”课程体
系，使北京琴书的传承步入系统
教育的轨道。

“北京琴书的传承绝不仅
仅 是 会 几 个 唱 段 和 教 教 唱
唱。”说起研究会对北京琴书
的传承思路，现任研究会会长
关少曾谈道，要与时代同行，
要在很多方面付出更多的努
力，“这是关学曾先生北京琴

书艺术的生命和精髓”。
根据这一思路，研究会围绕

着北京琴书进行了多方面的工
作。据关学曾弟子、北京琴书研
究会秘书长崔维克介绍，十年来，
研究会对关学曾的文稿、唱词手
稿、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进行
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寻访调研工
作。与此同时，研究会遵循“紧紧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创
作、根据社会需要进行专题创作”
的原则，创作了各类题材的北京
琴书作品110多段，数量可观。

崔维克是关学曾的关门弟
子，从少年时期便热爱曲艺，对
北京琴书尤为喜爱。拜关学曾
为师以后，面对传承工作所面临
的困境，他为北京琴书的普及传
承做了大量工作。崔维克告诉
记者，对关学曾的崇敬和对北京
琴书的热爱，是他将满腔热情投
入北京琴书传承工作的原动
力。据介绍，由崔维克所著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北京琴
书》卷、《学唱北京琴书》两部书
的出版，以及未来还将出版的
《北京琴书作品集》，为推广普及
北京琴书艺术、规范系统地开展
传承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只有当北京琴书成为大众
艺术，而不是孤芳自赏、沾沾自喜
的小众陶醉的时候，北京琴书艺
术的繁荣与振兴才有希望，这不
仅是北京琴书得以生存发展的必
由之路，也是鼓曲艺术繁荣发展
的必要条件。”说起研究会的未来
规划，关少曾表示，未来将通过适
当的形式，提高北京琴书传承工
作人员的业务素质，适时举办表
演及创作高级研修培训班，以此
为基础培养师资力量，吸引更多
爱好者以及有志于从事北京琴书
传承的人士参与。在条件成熟的
时候，将组织筹备“关学曾杯青少
年鼓曲大赛”，为振兴北京琴书和
鼓曲艺术助力。

在纪念大会的结尾，来自育
文快乐语言训练机构、年仅6岁
的刘钘小朋友为嘉宾献上了一
段北京琴书《长寿村》，有腔有
调、韵味十足，现场嘉宾纷纷拿
起手机，记录下了这带有“传承”
象征意味的时刻。

关学曾北京琴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

成为大众艺术，北京琴书才有希望
□ 本报记者 邓立峰

“爷爷陪伴了我的童年，北
京琴书滋养了我童年的生活。
我喜欢北京琴书，更想念爷
爷。爷爷去世十三年了，北京
琴书研究会成立也有十周年
了，今后我们应该将北京琴书
传承下去，继承爷爷的事业。”
青年演员关晓彤回忆起她的爷
爷、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深情
地说，“如果说今天的我有任何
进步，我觉得都是爷爷一直在
护佑着我”。

在6月22日举办的“关学
曾北京琴书研究会成立十周
年纪念大会”上，关晓彤与关
学曾众亲友、弟子等参加了纪
念大会。

说起关学曾，关晓彤经常
会想起小时候爷爷带着自己到
处玩儿的场景：“他带着我玩各

种游戏，也会带着我去逛公园、
到处遛弯。小时候我很喜欢养
兔子，爷爷就给我买兔子让我
养。爷爷还给我买了人生第一
辆自行车……”

而跟随爷爷长大的关晓彤
潜移默化地继承了爷爷认真专
注的性格。“我觉得自己最像爷
爷的地方在于会去专注地做事
情。我在片场写作业，爷爷也会
在很吵的环境下特别专注于自
己的事情，我爸觉得这一点我跟
爷爷很像。”关晓彤告诉记者。

“我生长在北京，是个地道
的北京女孩，无论身处祖国各
地还是天涯海角，我都热爱北
京，热爱北京的文化。每当听
到熟悉的北京琴书的旋律，都
觉得自己肩上有一副沉甸甸的
担子。”说起爷爷的北京琴书，

关晓彤表示，自己虽然没有继
承爷爷的事业，但依然会支持
北京琴书的发展，她打算在不
久的将来为爷爷拍一部关于北
京琴书的电视剧，来纪念爷爷
对她的护佑，纪念爷爷传承中
华民族文化、传承老北京文化
的奉献精神。

“民族文化是根，是初心，
是血脉，是我艺术道路上的基
石，是未来岁月前行的力量源
泉。”关晓彤表示。

关学曾之子、关学曾北京琴书研究会会长关少曾（左二），关学曾弟子崔维克（左一）、
胡运龙（右一）与关晓彤（右二）合影 关学曾北京琴书研究会供图

关晓彤：为爷爷拍部关于北京琴书的电视剧
□ 本报记者 邓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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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提到歌唱家孟于，人们总会
说起她的几个身份——她是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源流之一的中
央歌舞团的第一代艺术家，也是
歌舞团最早的管理者之一；她是
《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剧作品
的表演者，是电影《白毛女》中

“喜儿”配唱者之一；她还演唱了
《平汉路小唱》《慰问志愿军小
唱》等经典的歌曲……

抛开这些现今看来带着光
环的身份，孟于更加看重的，是
她“老党员”的身份，1941年入
党，孟于至今已有78年的党龄。
6月21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举
办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纪念孟于同志入党78周年从艺
80周年座谈会，孟于和她的亲朋
好友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有
关负责人、演艺人员一同回顾了
78年的风雨历程。

而说起自己入党至今的经
历，孟于总会讲到3件往事。

“同志欢迎你们来延安”

1922年6月，孟于出生于四
川成都一个颇为富有的家庭
中。在孟于15岁时，“卢沟桥事
变”爆发，年轻的孟于和很多同
龄人一样忧心如焚，他们组织了
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走向街
道、农村、乡镇去宣传、演讲，呼
吁“奋起抗战”。“那时在大后方，
各个学校都会组织读书会，组织
大家唱救亡歌曲，对青年人影响
很大。”孟于了解到，很多年轻人
都去了延安，去实现自己的“革
命理想和抱负”。

1939年，位于宜川的山西民
族革命大学在成都招生，孟于想
先去宜川，再想办法去延安。“在
地图上看，宜川离延安只有那么
一点地方，高兴得不得了，这么
一小块儿怎么都能跑过去呀。”
孟于用拇指和食指比量着“那么
一点”的距离，但去宜川的路走
得却异常艰难。说到要去延安，
孟于家里是反对的，“爸爸比较
封建，反对我出去”，她只能偷偷
从家跑了出来。孟于和两个同
伴“一路唱着革命歌”，“踏荒野、
斗狼群”，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

境，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
宜川，来到了山西民族革命大
学。之后她又从宜川偷偷跑去
了延安。

孟于至今还记得接近延安
时看到的一个标牌：“同志欢迎
你们来延安，请你们到北门外西
北旅行社去登记”。到延安后，
她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并考取
了中国女子大学，在当时在延安
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音乐家冼
星海的鼓励下，她又考入了鲁艺
音乐系，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
涯。1941年6月23日，孟于宣誓
入党，成为共产党员。

“演唱的并不是一
首歌，而是歌中的内容”

“在延安的中央礼堂，没有
舞台、幕布，没有电灯、音响，更
没有乐队。”孟于一直记得排演
《黄河大合唱》时的艰苦场景。

在鲁艺学习时，冼星海指挥
学生合唱《黄河大合唱》。“唱到
第四段《黄水谣》时，有个女同志
是笑着唱的，星海同志问她为什
么笑，她说唱的时候什么也没
想。星海同志就开始给我们指
导要怎样唱：前半部分是比较愉
快的，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
活，但后半部分‘自从鬼子来，百
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
这四句的情绪应该有所转变，要
唱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孟于
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表示，听了冼
星海的话，自己恍然大悟，“应该
一边思考一边演唱，要唱出歌曲
的内涵。”

“音乐，是和祖国的危亡、民
族的灾难结合在一起的，演唱的
并不是一首歌，而是歌中的内
容。”孟于说。

“在战场上，这首歌
经常是要唱两回”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跟随
华北文工团工作的孟于与王昆、
郭兰英共同出演了歌剧《白毛
女》，一次特殊的演出让她记忆
犹新。

在那场演出中，她面对的是
一群特殊的观众。“走上台后，
我看到台底下白茫茫一片——
观众穿着白衣服、系着白头巾、
戴着白口罩，这是负责保密工
作的同志们。”上了台去，孟于
想不能往下多看，要赶紧投入
演出。演出结束，孟于与演员
们卸了装走到门口时，“突然有
个同志跑过来拉住我们的手
说，你们演得太好了，给我们解
放平津增加了力量，说完就跑
了”。“在我人生中，这场演出印
象深刻。”如今提到往事，孟于
依然感慨万千。

在解放战争时期，孟于和她
的同伴们一直在战斗前线演
出。1948年，贺敬之和张鲁创作
了歌曲《平汉路小唱》，在孟于的
演唱下，这首歌传遍了平汉路沿
线。1951年，孟于又随赴朝慰问
团总团文工团，将一首《慰问志
愿军小唱》送到了朝鲜前线，受
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战场上，这
首歌经常是要唱两回，往往是刚
唱到一半，敌人飞机就来了，赶
快灭了灯，保持安静。飞机走了
之后，我要接着唱，同志们就说
希望能从头再唱，于是我又重新
再唱一遍。”

时至今日，回忆起这些往
事，孟于也说起了“不忘初心”，
在她看来，“初心”就是坚持文艺
的方向，创造出鼓舞人民前进
的、让人民满意的艺术作品。

歌唱家孟于在座谈会上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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